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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语言关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语言问题复杂多样,外部竞争中有语言霸权问题,
内部整合中有语言认同问题;思想理论领域有话语表达问题,社会和谐领域有语言暴力问题;语言自身有纯

洁和健康问题,语言使用有能力问题和技术问题。语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军事、谍报、侦测、反恐、打击跨

国犯罪、海外国民保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等众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都有表征。在 20 1 7 年底于上海举行

的“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对关乎国家安全的各方面语言

问题及其价值认知、应对策略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 2 1 世纪以来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为建构国家安全中

的语言战略规划进一步做了学术准备,构筑了理论基础。作为论坛的主题发言,陆俭明老师的《关涉国家安

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语言文字基础性建设问题》旨在从纷乱表象中找准基础性、根本性症结,韩晗老师的《论
“互联网＋”时代下国家文化创新与国家语言安全》则坚守文化视角、聚焦时代“新宠”,现通过多年来深耕国

家安全研究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这个学术平台发表,以飨读者,以启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学者韩晗从师承上讲是陆俭明先生的师孙,祖孙两代学人共同关注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

略,薪火相传,可谓学界佳话。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日培

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
语言文字基础性建设问题

陆俭明
(1.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 1 0087 1;2.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 0087 1)

[摘　要]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如今已事关国家软硬实力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
具有战略意义。然而首先要抓好基础性建设工作,具体而言,一是要不断提升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二是

要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要不断提高全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中小学的语文课必须进行

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大量阅读,大声朗读,适度背诵,勤于

写作,以便让学生积累丰富的汉语书面语的语感,也有助于学生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另外,
汉语教学特别是汉语国际教育需要及时调整,要编写出具有普适性、高质量的汉语教材,培养本土汉语教

师,并需以科研引航,做好汉语教学各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以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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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中语言战略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以及语言研究和语言工作如何在确保国家安全、维护

国家利益中起作用、做贡献。在思考这个核心问题时,我们当然要考虑如下重大问题:语言以及语

言研究和语言工作如何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起作用、做贡献? 如何在国家加速进入信息时

代、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过程中起作用、做贡献? 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作用、做贡



献? 如何在国家参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起作用、做贡献? 等等。我们必须有这样大的视野,同
时必须考虑有关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的基础性建设工作,基础性建设主要有二:一是确保国

民个人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不断提升;二是确保我们汉语能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这是本文

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不断提升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包括国家的语言能力和个人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如今已事关国家软硬

实力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具有战略意义。这一点李宇明[1 2]、赵世举等[3]多

位学者早有论述。特别是在赵世举主编的《语言与国家》一书中,更是从“语言能力与国家地位”“语
言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力”“语言能力与科技创新力”“语言能力与国际竞争

力”“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而又清晰的阐述[3]。而问题正如 20 1 6 年教

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里所指出的,目前“国家语言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求”,因此,
《规划》明确提出至 2020 年“十三五”语言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

应”,足见国家语言能力之重要。
然而我们更要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是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包

括母语的语言能力,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还包括外语能力与水平。国民个人的

语言能力还有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要求,就深度而言,要求国民个人都具有较好的语言素养和较强

的语言能力;就广度来说,不能只是少数人有较好的语言素养和较强的语言能力,必须关注国民整

体的语言能力,国民整体的语言能力强了,才能确保国家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
我国国民整体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如何呢?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上掀起了语文问题大讨

论,1998 年王丽编辑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注意:这里用了“忧思”二字),一些著名学者、文学

家、语文教育大家如童庆炳教授、钱理群教授等都参与了讨论,讨论者普遍感到我国国民语文素养

与语文能力令人担忧。陆俭明提出了语文教育的“怪三角”:一个角是,人人都说语文重要;一个角

是,多数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对语文课不感兴趣,不爱上语文课,甚至有厌倦情绪;再一个角是,国民

整体的语文水平、语文素养严重滑坡,实例不胜枚举[4]。《语文建设》2005 年第 1 期专门发表了当

代著名作家、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曹文轩教授的访谈,曹文轩教授说:“目前的语文教育

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比如说,大学

生写论文时病句连篇,知道有错,却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这实际上是语文忽视工具性导致学生语

言能力不足的表现。”[5]42《光明日报》2007 年 2 月 1 2 日(第 7 版)、14 日(第 5 版)接连报道了中国逻

辑学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学会、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中国

文化报》《中国新闻报》《光明日报》理论部等单位联合组织的报纸挑错活动,全国 24 位挑错能手集

中对 4 种中央级报纸、24 种省级报纸 2006 年 7 月 1 4 日第 1—8 版进行检查,挑出的毛病经专家鉴

定确认,结果是:平均每种报纸出错 46 处,平均每版有错 5.8 处,错误最少的每版也有 2 处,最多的

每版 23 处。且错误类型多样。
如今我们国民整体的语文能力如何? 还是不容乐观,亟待提升。正是有鉴于此,201 2 年 1 1

月,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推出了“真语文”大讨论活动,随后《语言文字报》和《语文建设》杂志开

展了热烈的讨论。
那么国民个人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到底指什么? 从哪里获得? 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国民个人

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 国民个人语文素养、语文能力主要是指汉语书面语的素养和能力,当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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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语能力提高了,口语的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而这种汉语书面语的素养和能力要从小学、中学开始

培养。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认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进学校? 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的

首要目的是让他识字,学习掌握好母语书面语,同时希望他能学习掌握好一到两门外语,并且能用

娴熟的书面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只有这样,孩子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历史文化

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才能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世界公民,能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6]。
显然,就语文教育来说,其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汉语书面语教育,力求让孩子在汉语书面语的听

说读写诸方面能够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提升孩子语言素养和语文能力的根本保证。
那么,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从何而来? 母语口语是自然习得的,母语的书面语是要学得的。
怎样才能有效地掌握母语的书面语? 有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一是孩子学习母语口语的经验,
一是古代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孩子呱呱落地后不断跟大人咿咿呀呀“对话”,在此过程中逐渐积

累起丰富的口语语感,孩子正是靠丰富的语感逐渐准确掌握母语的发音、母语的词语和母语的语

法。母语书面语的学习也要像口语习得那样,不断积累丰富的书面语语感,其办法只有一个,那就

是大量接触母语的书面语,具体来说就是要大量阅读、大声朗读甚至需要背诵,而这也正是我国传

统私塾教学的特点之一。古代私塾教学除了识字以及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模仿写作到逐渐有创意地

写作之外,主要就是读书。从《三字经》开始读到节选的《诗经》《论语》等四书五经,其要求就是大声

朗读、努力背诵,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积累丰富的书面语感,从而逐步掌握汉语书面

语,同时也受到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学生幼年时对所读书的很多内容都不甚了解,甚
至有些根本就不懂,但打下了书面语的基础,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书中之意就逐渐领悟到了。

今天的语文教育无疑应适当借鉴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注意,不是要泥古,更不是要复古,而
是要师古。师古师什么? 主要是要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要大声朗读,有些要适度背诵。大量

阅读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培养孩子对母语特别是对母语书面语丰富的语感,而这对掌握字词的

意义和用法也起着重要作用,“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阅读将会为孩子打

开通往比眼前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的大门,可以开阔视野,启迪智慧。事实告诉我们,在文明

社会里,一个人所具有的系统化知识绝大部分是从阅读中吸取来的。“开卷有益”说的也是这个道

理。第三,阅读有助于孩子破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显然,阅
读、朗读、背诵对孩子不断提高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不断提高文化素养,接受并传承中华文化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前人一直以来都强调多读书、读好书的重要性,唐代诗人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意亦在此。同时要引导学生不断地从模仿写作到逐步进行有创意的写作,当然我们不

能照搬私塾的办法,应该在鼓励孩子读书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点拨和引导。
总之,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大量阅读,大声朗读,适度背诵,勤于写作,以便让孩子积累丰

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这应该是小学、中学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任务[8]。
然而,目前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离上述要求还很远。201 1 年所定的语文课标应该说是在总

结了先前语文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后制定的,特别是对课程性质与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做出了很好、
很明确的规定。课程性质规定如下: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
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

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课程的任务是: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学好其他课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

95第 3 期 陆俭明: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语言文字基础性建设问题



础。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

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应该说这些都说得很好,可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目前社会的现实,很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片

面强调人文性,强调“语文教育的正确方向应该是立德树人,是育人”,而严重忽视如何让学生具有

较高的语文素养,较深厚的语文功底,因为如果立德树人没有做好,要受到批评,语文功底怎么样一

时看不出来,即使发现功底差,也不会犯“政治性错误”。立德树人或育人确实是教育之本,但这是

整个教育的责任与任务,而各课程首要的任务则是要让学生打下扎实而较深厚的该课程所属学科

的功底,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是伴随性的。也就是说语文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生打下深厚的

语文功底。语文课程要担负文化思想教育的任务,但这种文化思想教育不能是宣传式的,更不能是

说教式的,而应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7]的。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较深厚的语文功底的同

时,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文化思想教育,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深入内心,才能收到实效。这样

看来,要不断提高全民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必须进行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改
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根据现在的孩子习惯于碎片阅读、快速阅读的情况,引导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大
量阅读,大声朗读,适度背诵,勤于写作,以便让孩子积累丰富的汉语书面语语感。而这样做的结果

必将有助于孩子破解中华民族文化的密码,接受并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备坚持“真善美”的
情操与品格。因此,语文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课程的设置以及教材和课外阅读书籍的编写上。
就课程的设置来讲,建议将小学、初中的语文课分为两门课,一门叫“国文”,一门叫“语文写作”,“国
文”就是从《三字经》开始读古代经典,原则上只要求读、背,老师适当的点拨,不要求写作;而“语文

写作”是学习白话文,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要求写作。重要的是要编好教材,教材是进行

语文教育根本的依据。教材要精心编写,课文更要精心设计和编写,而不是随便从某个作家作品中

选一篇、从某个报上摘一篇文章来修改修改就当课文。教材从内容上来讲,要适应青少年的发展和

需求,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情绪,能启迪学生对未知的追求、对语言美的感悟,能激发学生“敏锐的感

知力、丰富的情感力、独特的想象力”[9],能受到深厚的中华文化的熏陶与感染,能使学生受到真善

美的教育,懂得怎么做一个有“脊梁”的中国人,也懂得怎么能做一个优秀的世界公民。而从语言文

字上讲,课文文字不但是规范的,而且是优美的,富于表现力的,经得起分析的,即“经得起学生的再

三咀嚼”[10],从而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对语言美的欣赏,对语言魅力的感悟”[1 1],进而培养学

生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

让汉语走向世界,是我国语言战略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汉语走向世界有利于为世界各国修建通向中国的友谊之桥———汉语桥,进而有利于我们

和世界各国的交流、沟通与理解,也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多元文化的大家庭

中去[12 1 3]。
其次,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这是我

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之后又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三个关键词,那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人类命运相联系的一种内在的共同的精神组

合。“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14]1 5 6 1 5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实际包含了四种观念:一是国际相互依存

观,即人类社会已经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任何地区爆发金融危机都会产生“蝴蝶效应”,立刻

危及世界各国。二是共同利益观,即在当今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信息传导机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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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以至于不同国家都成了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

球利益的举措实际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三是可持续发展观。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都

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使人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带来了两大问题:
一个是造成各种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另一个是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乃至枯竭。人类如何可持续

发展成了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四是全球治理观,其核心观点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

成为主体多元化的国际行为,因此需要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由政府、民间多方出

力、共同参与的“全球机制”。国际相互依存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都离不开

作为打开沟通理解之门的钥匙、作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纽带的语言文字。我们开展汉语国际教育,
正如胡范铸等所言,实质上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情感沟通”[1 3],汉语走

向世界无疑将会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近十年来,汉语教学(含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学)作为国

家的、民族的事业,有了一些发展,但从学科建设来看,进展不大。许多本该做的一些属于汉语教学

基础性建设工作没有很好地做,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教材编写还没找准切入点。教材是进行汉语教学的根本依据。近三十年来教材编了近万

种,成绩似显著,但存在两大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很好地考虑怎么把中华文化浸润、
融化在教材之中,更未见有成效的做法。语言是载体,语言教学不可能不伴随文化教育。历来所有

的外语教学无不伴随着文化教育,学生在学习一种外语的同时,会不知不觉地接受浸润于语言教学

中的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它们民众的民族理念、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思维方式。
不言而喻,汉语教学也必然要承担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责任。但是,汉语教学所伴随的文化教

育,其内容必须浸润在汉语教学之中,尤其是要浸润在汉语教材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7]。只有这

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编写出具有普适性的汉语教材。现在一味强调要编写国别化、本土化的教

材,这种看法出发点是好的,但必须明了首先要编好普适性的汉语教材,在此基础上才考虑如何国

别化、本土化的问题。我们看到,英语教材《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 lish)和《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 lish),全世界各个国家都用,是普适性的教材。本土化是要到各个国家去本土化,是
要在各个国家的汉语教学过程中实现本土化,而不是针对这个国家、这种语言编一本教材,针对那

个国家、那种语言编一本教材,更不能如某些人所说的汉语教材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
在汉语教材编写上,精力要放在编写具有普适性的成系列的汉语教材上。不管汉语学习者是哪个

国家的,其母语是什么,要学习掌握好汉语,汉语字词、成语、语法点必须要学习、掌握。能编写出具

有普适性的、成系列的高质量的汉语教材,才真正体现汉语教材的编写水平。
二是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究不够。要编写出具有普适性的、成系列的高质量的汉语教材,必须

科研先行,需要进行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究。而以往没有能够组织力量进行汉语教学的基础性研

究,这里的基础性研究是指能解决好字词、成语、语法点分别该学多少、学哪些、孰先孰后、递增率多

少、复现率多少等问题的研究。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科学数据,比如说汉字到底学多少,
学哪些,哪些先学,哪些后学,递增率应该怎么样,复现率应该怎么样;汉语词汇、成语、语法点也需

要做这样的基础性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制订有关汉语教学的一系列合理而科学的标准。
三是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不力。初级阶段乃至中级阶段的汉语教师应主要由当地的汉语教师

来承担,这是汉语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妨换位思考一下,我国国民学习英语、法语、德语、
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在基础教育阶段乃至中级教育阶段基本上不都是由我们的中国

教师在教吗? 大量派出汉语教师既非科学之举,也非策略之举。《光明日报》201 7 年 1 0 月 28 日 9
版刊登了国家汉办负责人马箭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最后他讲到,“延续‘汉语热’要实现四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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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其中之一就是“实现从我派出教师为主向教师本土化转变”。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总之,汉语教学特别是汉语国际教育需要及时调整,进一步做好定位工作[1 5],并需以科研引

航,做好汉语教学方方面面的基础性研究,以确保汉语稳步而健康地走向世界。

本文的中心意思是,在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中,宏观的大问题要思考,要抓;小的、具
体的问题也要思考,也要抓;而属于基础性建设的问题更要思考,更要抓。因为大问题必须落实在

那些看来小然具有基础性建设作用的工作或事情上。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 1 7 年“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端论坛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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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with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Word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Strategy and Possible Solutions

Lu Jianming
(1.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 s,Peking University,Beij ing 1 0087 1,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 ing 1 0087 1,China)

Abstract:The core issue of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strategy is how can language,as well as
language research and language work,play roles in and contribute to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inking about this issue,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some important issues,such as language research and language work.How can they play roles in
and contribute to ensuring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unity? How to play a role in and
contribute to ensuring that the country is accelerating into the information age,the big data era,

and the intelligent age? How to play a rol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the Belt and
Road″? How can they play a role in and contribute to ensur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t the same time,we must consider the basic
work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which is mainly about
how to ensure that the language literacy and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national individual can be
improved continuously;and how to ensure that Chinese? language can globalize healthily and
steadily.

Why is it that it is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national
individual? Language competence includes national language ability and personal language ability.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language ability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national security now.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is the national individual's language ability.Nowadays, our national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not optimistic and needs to be promoted.National language competence mainly
refers to the literacy and ability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Only when a child has a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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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of the written language of his mother tongue can he or she continue to receive high
quality education,including history and culture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moral quality education,and can he express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written language,in
order to grow into a world citizen and do more for the country.In order to make children master
the written language,we must guide them to read more,read well,read a lot,read aloud,recite
properly,and write diligently so as to accumulate a rich sense of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This sh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Chinese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y is it that ensuring the healthy and steady trend of Chinese to the world is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Chinese language advancing in the worl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language strategy.
Carrying out good Chinese teaching not only builds the bridge of friendship to China － the
Chinese Bridge,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but also helps u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and also helps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e to go to the world.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ies.However,we must be soberly aware
that in the past ten years,Chinese teaching has developed as a national cause,but there has been little
prog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The basic work in Chinese teaching is
not well done.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tand out: firstly,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did not find a correct entry point,not very good in considering how to melt Chinese
culture infiltration in the textbooks,much less to see effective action.Language teaching must be
accompanied by cultural education,and this kind of 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be″sneaking into
the night with the wind,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so as to achieve real results.Secondly,the
basic research of Chinese teaching is not enough.Thirdly,training of native Chinese teachers is
insufficient.Therefore,Chinese teaching needs timely adj ustment,further positioning,guid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and all aspects of basic research to ensure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
steadily and healthily globalize.
Key words:national security;language strategy;ability of language;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basic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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